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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
瞒着香蕉，或许她能够感觉到
猜测到，或许她根本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和爸爸妈妈
说过我与香蕉的友情，他们
甚至不知道我与她有来往，
因为我怕他们反对，怕他们
阻止，更怕伤害到香蕉。

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他
们希望我结交成绩非常好的

人做朋友，因为“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的思想已经在他
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了！

所谓朱，便是成绩好；而
所谓墨，便是成绩不好。我讨
厌他们这样划分！香蕉虽然
文化课成绩不好，去了职高，

但并不代表她是块墨！
我非常清楚这一结论来

自于我以前的班主任，他把
我和香蕉安排在一张课桌，
却不允许我们有深厚的情
谊。他的理由是我们在一起
对学业没有进步，香蕉不但

没学到我所有的知识，反而
学会了我的坏脾气。我知道
其实陈老师还是比较关心
我的，他希望我可以和婷婷
这样的女生在一起交往。

我曾经为香蕉打抱不平

过，还写了篇作文叫《香蕉，
你我为什么哭泣》。过了几

天本子发下来时，那篇作文
上被他打了个大叉，下面写
了四个字：歪才怪胎。

坐在旁边的香蕉像往常
一样去抢我的作文，谁知平
时胆子小的她看了以后，做
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只见

香蕉拿起我的作文本，狠狠
地撕下了那篇作文，窝成一
个纸团，狠狠地砸向老师的
脸，大叫“无耻”。我知道香
蕉心里很痛苦，她为自己感
到委屈，更为我感到不平。

老师当场就翻了脸，抓

起香蕉就想往教务处跑。哪
知道香蕉那天是吃了火药
了，挣脱开了老师的手，还
把他推到了一边。我只好拉
住香蕉，因为我不想让事情
闹大，否则香蕉逃不了处
分，我也脱不了干系。

老师边叫“再闹我就给
你个处分”边抓着香蕉不放
手，而香蕉却在不停地挣扎，
想要挣扎开那只抓她的手。

第二天香蕉没有来上
课，据说她昨天回家以后就
开始发烧，温度一直没降下

来，我决定放学后去看看
她。在我放学走之前，老师

让我把“老师不是故意的”
这句话带给香蕉，我知道他
有点后悔，可是又爱面子而
不愿意道歉。

我见到香蕉时，她已经
退烧了，可提到老师，她的
眼里分明闪着仇恨，还有一

丝哀伤。这种感觉或许只有
我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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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大别山，是一幅画。

一幅淡得没有线条的水墨画。
在这里，天地没有所谓的

界限。只是慢慢地融化，又合
为一体。山无棱，天地合。没有
丝毫恐慌和压抑，哦，只是惬
意在心中流淌。

远山起伏，悠歌苍茫的天

宇；流云飘飞，舞动邈远的大
地。有碧水，一弧仙瀑，丝丝成
雨，漫漫潇潇；有绿树，千百林
壑，叶叶如画，依依柔柔。

一弯弦月，透过薄薄的云
层，让清辉在空中弥漫。嗅嗅
轻风，有草的味道，那浅浅的

清香，不似花气明艳，却比泥
土开朗，凉凉地穿过口鼻，留
下满齿清爽。

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全村
只有一条大路。杂草丛生的土
路，泥泞不堪。我只觉足下轻
软，虽不如城里干净，可在此

时，却无比亲昵。
远远的，没有万家灯火，

只有孤灯一盏，摇摇曳曳，似
乎虚渺，却又无比真实；似有
炊烟袅袅，缓缓飘过，带着农
家特有的饭菜香味儿，俗气，
但是温暖。

昏黄的灯下，有几个年轻
的姑娘，在嬉笑打闹，纯朴的笑
声和着水响虫鸣，犹是可爱。

亲切的小桥流水人家，邈
远的枯藤老树昏鸦，还有灿烂
的流云清雾烟霞，在此，相处
得那么融洽。

一山二三林，山下四五民。
流云六七片，八九十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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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儿时记忆中，依
稀能想起父亲那高大结实

的背，它扛起我，装载着我
童年时的梦想，这样走啊，
走啊，走过一段美好的童
年。“我的父亲有最硬的脊
梁！”我默默在心里敬佩他。

可是，童年时的我也饱
受着“耻辱”。我心中最伟

大的父亲并没有那么高的
文凭，也许只有小学四五年
级吧。记得小时候外婆每次
谈起父亲，都会咂咂嘴，似

乎是亏了一笔似的，我家里
的表哥表姐们的父亲个个
都很出色，不是教授就是教
师，所以他们也常来嘲笑，

但幼时的我坚信父亲是最
能干的。

十三四岁的我，开始有
了自尊心，也有了叛逆心理

和虚荣心。对于这些嘲讽感
到了莫大的耻辱，甚至产生
了恐惧，就像自己犯了罪一

样。有时，我也会做个白日
梦，如果我的父亲能和哪位
同学的父亲换一下多好啊！
父亲高大的形象渐渐从我
的心里消失了。不知道是因
为性别还是年龄的原因，我
与他的沟通越来越少。

那是一个雨天。至今都
不会忘记那轰轰的雷声，豆
大的雨点从高空砸下来。父

亲穿着雨衣和往常一样在
车站等我。我没有言语，没
有微笑，习惯地接过一把
伞，坐上了自行车。

那段时间，我们家那里
在修路，路面上凹凸不平
的，一路就这么颠着。到了

积水最深的那个地方，突然
“吱———”车轮似乎被卡住
了，车子失去了平衡，我们

连人带车倒在了水中……
就是因为这次翻车的原

因，父亲休息了一个月。听
母亲说他倒下来的时候，背
被自行车砸伤了，要等背上
的伤复原才能正常工作。

那天我给父亲擦背时，
不禁震住了，父亲的背肿得
很厉害，青一块，紫一块的

分布着，好像支离破碎的黄
土高原，那时真的吓坏了
我。猛然间，觉得自己很
傻，不，不是傻，是愚蠢！父
亲的背没有了年轻时的结
实，这是谁压垮的呀！我却
那么愚蠢，不理解父亲的

爱。那道脊梁，是那么的硬
呀，它每天承受着千斤重的
压力，却还毅然地坚持着，

坚持着。它背着我的梦想
啊，这么走着，走着……我
的泪水不禁滴在了干旱的

“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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